
        
            
                
            
        

    
埃及艷后的抽腸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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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



自己在閒暇之餘寫的一篇冰文，起因主要是從小對古羅馬時期的歷史比較感興趣，經常翻看凱撒傳和埃及艷后傳等文章，對其中埃及艷后香消玉殞的那一段充滿了香艷的幻想。



又因最近在玩全面戰爭羅馬2，勾起了我當年的回憶，利用休息時間，一點點的敲出了本文，希望大家喜歡。



如能獲得會員資格，本人將不甚感激，並以更多的原創文章回饋大家。



本文共計10045字。



***********************************************



安東尼戰敗了，用一把短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過，對於我屋大維來說，安東尼的死活完全與我沒有關係。



亞歷山大裡亞城破之前，宮內的奴隸早已被我用重金買下，在克利歐佩特拉在混亂之中被毒蛇咬中而等死後，她絕不會想到身邊那位「特別的」侍者卻在最後時刻給她敷上了蛇藥，讓她一直撐到了帝國軍趕來。



我的目的，除了從她口中得出凱撒的一點小秘密之外，便是將她再殺死一遍，讓所有埃及的子民在我的鐵蹄下顫抖，世代為羅馬的奴隸。



她——跟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樣，既不像英勇就義，慷慨赴死的英雄一般露出堅毅的眼神，也不是像大多數我遇到的俘虜般眼淚與尿液齊飛，臉頰與死灰一色，而是直勾勾看著我所在方向，卻不是在看我，彷彿我不存在似的，惹得我心裡不由得發毛了起來，這是我不曾經有過的。



惱怒，將是我必然的反應，從來沒有人敢這麼無視我的存在，卻又不能真的動怒，那只會顯得我在狗急跳牆而已。



審視了她足有半分鐘後，我打了個響指，手下一名戴著鐵面具的用刑官便從我身後緩緩拖著6尺長的銅鞭站到了她的身旁。



一般來說普通牢獄審訊犯人，所用鞭的材質，非皮即籐，但我為了審訊最強硬的犯人，請來城裡資格最老的工匠，用細銅絲精心編製了一根重達48斤的用刑鞭！



當然一般獄卒也使不動如此重的鞭，能用此鞭之人，也只有我面前所站的用刑官，鐵面具之下，究竟藏了何等可怕的面孔我不得而知，也從來無人知道，但若是單單細數他身上縱橫交錯的疤痕，就像在慢慢聆聽無數關於他的血腥傳說，使人不寒而慄。



他緩緩向前，握住了她的一雙藕臂，彷彿隨時都可以輕易將其折斷一般，卻又十分輕柔地將其扶到了她的身後，用幾乎跟她小臂一般粗細的麻繩，纏繞了數圈後，打了個吊環結。



絞盤被獄卒緩緩轉動著，拖著她的手將她吊在了離地兩人高的地方，這樣她無論法力多高深，加上再怎麼掙扎都不可能在地上借到半分力量躲開銅鞭。



只等用刑官就位以後，我和所有下屬都退至一丈半開外防被鞭風所傷，給他打了個手勢，他便一頷首示意要開始了。



他腰腹下沉，左足微微前踏，手臂突然青筋暴起，眼睛中紅芒一閃，銅鞭毫無症狀地從地上拖曳著火光便串到了半空，從她的足下切開空氣的阻攔嘯叫著飛舞了過去，當大家都心中驚呼這是否是用刑官的重大失誤時、



銅鞭在空中瞬間蠻不講理地硬生生又被扯了回去，正對著的牆面上的陳年老灰都被突然襲來的鞭風激盪了起來，銅鞭如同毒蛇吐信一般，咬在了她身後的囚衣上——不像普通的籐鞭甩在人身上，會發出一聲清脆「啪！」的聲音，而是「咚！」的一身悶響，囚衣和皮膚好像不存在似的，一眨眼就從她的身上剝離了下去，甚至鞭體還帶著點點碎肉飛散了出來。



雖然久經沙場十數載，我也默默一驚，心裡數了一聲一下，若是清脆的聲音絕對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多是皮肉之傷，而這悶聲代表著這一下不遜於被長槍扎中或是被戰錘輪在了背後，要是換了我在上面受刑，真不知道我能抗住多少下而不昏過去。



我正還在思索的時候，身如鐵塔一般的用行官仍是毫不停息地揮舞著銅鞭，一下又接著一下在這看似弱不禁風的女孩背上蘸著鮮血作畫，而她身體就像怒濤中的孤舟一般，被打的四處搖擺。



第七下，他一鞭恰好抽在了之前的同一處本來就皮開肉綻的地方，竟然把一塊背上的肌肉給活生生撕掉了，露出了白森森的肋骨。



還未打滿二十下，用行官便氣喘如牛，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舞鞭的速度已經發滯，豆大的汗珠從他古銅色的身體各處流淌了出來，與之對應的是她身後也已經沒有一塊好肉，十幾條血槽在同時汩汩的流著鮮血，將她的囚褲完全染成了紅色。



心裡數到二十下打完時，不知是出人意料還是意料之中，她還是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響，若不是從空中放下她時她還是淡淡看著我的身後，甚至也沒有絲毫的顫抖的話，我甚至以為她已經暈死過去了。



而她彷彿沒有受過刑一般，甚至眉毛都沒有哪怕微微的皺起，美眸望著我的身後的某一處，無比的平靜。



雖然多日沒有梳洗、進食，但不難看出她不用打扮容貌也不亞於帝國最頂級的名妓，更不用說宮裡妃子的姿色了。



她的面容用鼻膩鵝脂、腮凝新荔來形容都略顯落了俗套，身軀雖被寬鬆的囚衣所籠罩，卻暗暗地勾勒出完美的曲線，隨著囚衣也被血水浸濕，胸前的激凸也若隱若現，令人血脈噴張，最要命的是空氣中本應充滿著血腥味，我卻不可思議般彷彿聞到了百合的清香，膚若白雪，微微的折射出螢光來，如同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女一般。



只是這位小仙女這麼冰清玉潔的氣質在這種環境下卻讓我難堪不已，我已經沒有想要去問她任何問題了，用身體哪個部位想她也不可能去回答的，失去耐性的我一個箭步上去捏住了她因為失血而略顯蒼白的臉頰，將她捉了起來，舉到了半空中。



我本暗暗聚力，防止她突然用腳來踹我，或是啐我一口等這些好讓我難堪的動作，結果她還是淡然的看著前方，無視我的存在，彷彿在炫耀著她的淡然，這一舉動完全的激怒了我。



將她的臉頰拖到了我的面前，用嘴蓋上她的美眸，她也毫無反抗地讓我隨意吸吮舔舐她的眼珠，甚至都沒有眨一下眼皮。



她的眼珠就像荔枝一般被我半含在口裡，涼絲絲的，用舌頭舔舐的時候，十分的受用。



有意無意間，她的美足就在我的襠部反覆的摩擦著，如果不是在這煞風景的行刑裡，此時的場景就像一對新晉而又講究情調的情人在享受交合之前的前戲，我腰間的慾望被她的若離若即地接觸點燃了，我暗暗發誓，我絕對要徹底征服她，如同所有其他與我有床笫之歡的女子一樣，讓她在我的胯下哭號。



我隨之加大了吸吮的力度，又將其拉離了眼眶一些，牙齒用力咬住了她眼珠的上下沿，用力猛的一扯，那眼珠便被我扯出了眼眶，用牙齒咬斷了後面的神經以後，一顆荔枝帶著甜甜的鮮血滑入了我的舌下。



我那話兒不由得暴漲了起來，頂在了她粉嫩腳趾上，她的美足隨著身體的擺動，在自身被暴虐的同時又溫柔的撫摸著我的巨根。



我和著怒火和慾火，十分誇張地咀嚼著她的眼珠，裡面涼絲絲的水，四射而出，塗滿了我的口腔，我另一隻手捉住了她的美足，隔著褲子蓋在了那早已漲的生疼的話兒上，用力的摩擦了起來。



她的眼珠哪經得起我這樣的咀嚼，不一會兒便成了碎片，我也將其啖如肚中，只留下了那眼珠中的涼水，用嘴貼在她的雙唇上度回了一部分到了她的嘴中。



下面的慾火實在無法用隔著褲子摩擦這種方式來撲滅，反倒我的陽具已經暴漲到將要把皮褲撐破的程度，我雙手猛的按住她的肩頭，讓她雙膝著地跪在了我的胯下，急不可耐地扯下了皮帶，將我那跟她前臂差不多大小的陽具掏了出來，扶住她的頭，插進了她的眼窩之中。



但是她眼窩居然無法容下我的陽具——龜頭還有三分之一進不去，卡在了眼眶上——急不可耐的我哪裡會管那麼多，使了老勁把我身下的鐵棍往她眼窩裡塞，隨著兩聲清脆的辟啪聲響起，我竟然將她的眼眶漲裂了，陽具終於一插到底，頂在了她眼窩的最深處，當然後部還有半截露在了外面。



這不由得舒服的我渾身一個哆嗦，陽關將開，我不得不先在她火熱的眼窩裡攪動起來，免得做了快槍手，特別是在這麼多下屬面前，這個人可丟不得。



噴湧而出的鮮血在眼窩裡成為了最好的潤滑，不停的攪動讓裡面的傷口更加賣力地流出鮮血來，在過了那陣難以抵擋的酥麻之後，我開始一下一下認真地操起了她的眼窩。



由於奇緊無比，我即使把整個腰腹的力量都用上了，也只是將將能夠緩緩移動而已，插進去的時候，整個龜頭都包裹在火熱而又不平整的眼窩裡，之前咬斷的神經，正好能夠在我頂到底部的時候磨在我蛙口上，如觸電一般，整個人又都開始要飄了起來。



抽出來的時候，帶出了一大股鮮血，沿著她的眼瞼往下流淌，配合著她美得不可方物的臉龐，顯得無比的淒美。



我在視覺和觸覺的前後夾攻下，僅僅只抽插了不到百個來回，精液已經湧到了陽具的最極限處，我抱住她的頭，猛地抽插了數下後，往她的腦中又前進了一寸，那柔軟的大腦完全的裹住了我的龜頭，使我舒服不已，不由自主地一聲低吼，陽具相比之前更加暴漲了一圈，又把她的眼眶撐破了少許，精液如同弩炮一般從中激射出去，打在了她眼窩和大腦一層薄薄相隔的皮上，力道之大連我自己輸精管都漲的生疼。



隨著射精，我仍是沒有停，繼續抽插著她，每抽出來一下，眼窩中那粉紅色粘稠的混合物便被帶了出來，鋪滿了她的整個右半邊臉。



最後幾股精液，我則是把陽具抽了出來，頂在了她的左眼上，壓了下去，噴射在了她那顆完好的眼珠上，並將其塗滿。



從極度的刺激中抽離，我退了一步，再一次觀察了她起來。



經過了剛才的摧殘，她的長髮披在肩上，髮絲散亂，右眼微微閉著，從裡面流出的精子和血液的混合物似乎止住了之前大量的出血，粘稠的液體只是緩緩流出，半邊臉晶瑩的反射著粉紅色的光芒，而右眼還是淡然的直視著前方，但是眼中的白色精子又給她帶來了一片朦朧和性感，略顯消瘦的下巴上，掛了好幾股長長的精液，身前美乳高高隆起的地方被血完全的染紅，又伴隨著幾攤白色的點綴。



如果不是我剛在她眼裡射出來了一次，任何人都會被這曖昧的場景所挑動，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去，扯下她那沾滿了鮮血的囚衣和囚褲，一直抽插到再也射不出來為止！



然而在軍紀就是生命的帝國軍中，我身後的將士們竟還是保持著靜若寒蟬的狀態，更是沒有敢往前邁上一步，只是除了行刑官外他們全體都保持者身體微微前傾，雙手蓋在了自己的自己的襠部上，當然擋是擋不住的，烏雲哪能蓋住泰山呢。



看今天的情況，大家都需要點樂子了，於是我整理好了自己的褲子後，對著行刑官說：「行抽腸獄！」



行刑官一頷首，便大步流星地退了下去。



「抽腸獄？」



幾位不是來自帝國軍系統的獄卒們已經開始四處耳語，反覆念道這即使是他們都多年不常見的詞語了，連幾位副將也是臉對著臉，欲言又止。



我轉過了頭去，狠狠地盯了那群獄卒一眼，嚇的他們猛地一挺身，站的如同一顆反過來的蝦米，又發現自己檔下那一根柱子高聳的頂著，趕忙彎回腰去用手遮擋。



「哼！廢物們」



我心裡不禁發笑，但是為了保持嚴肅，又不得不咬緊牙齒，從牙縫中擠出了話語：



「你們誰來行刑？」



這當然是句廢話，之後必定會是由行刑官來行刑，即使是有人應聲，也只是會賞賜他十苔而已，這已經是犯上的最低懲罰了，而且還不包括對於越權的懲罰。



須臾的平靜之後，突然被一句宛如天籟般淡然而又平靜的聲音打破了這份尷尬。



「我來行刑~」



她的聲音竟然是如此的好聽，空靈又帶著一絲的彈性，毫無命令的意思，卻讓我完全無法拒絕，不假思索，我甚至是帶著少許的慌張說道：「好，那妳自己來」



說畢，心中竟然仿如鹿撞，期待她繼續開口說話，更是期望能把她駕馭在身下，徹夜享受她美妙的嬌喘與呻吟。



咕咕嚕嚕的響聲從遠方的走廊傳了過來，打破了我的幻想，看著這個恐怖的刑具由遠到近，我也記不清最後一次看到這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刑具是什麼的時候了？



只是在記憶的碎片中思索出那被行刑者的看到自己用刑的時候的場景時居然直接被嚇死了——那可怖的嚎叫聲、絕望的掙扎與呼吸和心跳一齊戛然而止，從那之後，便再也沒有聽聞過這刑具被用過了，直到現在。



四名獄卒扶著它的四根柱子吃力地推動著，柱子之間釘著兩塊厚厚的木板，而木板之間便是用兩條一人都不能合抱的樹木攔腰砍斷製成的輥，輥上每隔一寸都整整齊齊釘上了手指粗細的尖鐵釘，輥的側面安有絞盤和搖把，並不費力的搖動搖把就能使兩個輥緩緩轉動起來。



讓人驚奇的是，這個刑具顯得是那麼的新，完全不像是已經製造出來數十年的古董一般。



不過轉頭一想，這也難怪，這數十年來使用過這個抽腸具的次數不會比皇帝駕崩的次數多，幾乎沒有磨損，而所有的刑具都有專人保養，每週都要上油、擦拭，凡是被查出來刑具生銹的，保養員只有一種結果——那就是斬首示眾。



抽腸具緩緩地被推到了她的面前，這看看都覺得心裡發毛的巨大刑具對比這位少女的柔若無骨，產生了無比大的反差，更讓人覺得難以想像的是，居然之後這位少女要通過這個刑具對自己進行抽腸，而她仍然是沒有絲毫恐懼的神情掛在臉上，這不由得讓我下面剛發射過一次的陽具，又一次的漲大了起來。



行刑官手持一把閃著寒光的行刑短劍邁著沉重的步子向她的方向走去，我把他攔了下來言道：「她要自己行刑，把劍交給她，你就可以退下了」



他則是不慌不忙，語氣毫無波動的應了一聲，便邁著同樣的步子，將短劍擺在了少女的正前方，隨之便穩穩的站定到了人群之中。



這時四周的氣氛變得凝重了起來，大家都帶無比的期望，又帶著點害怕的心情看著這位絕世美人對自己的香艷行刑，所有人的眼睛齊刷刷盯著她身上每一寸肌膚，猜測著她將如何將自己的腸子從自己的腹部抽出來的，又對如此美麗的人兒將要死在自己的手上覺得可惜，整個行刑室裡面安靜的可怕，只能聽見身後那些定力不夠的人傳出來的急促而又渾濁的呼吸聲。



她的雙手緩緩的握住了囚衣的下沿，優雅又同樣緩慢的將衣服摟了上來，所有人包括我在內，都深吸了一口氣，看著她如同白皙而又平坦的小腹慢慢的呈現在我們的眼簾。



她的腰肢極細，從髖骨到腹部側面明顯的有一道向內凹進去的弧線一直延伸到了胸骨，腹部正中微微隆起著，彷彿是代表生命的沙丘，勾勒出兩旁深邃的股腹溝，伸向了囚褲下，昏暗的燭火下，這一片陰影，反倒是給人帶來了無盡的遐想。



她的手一直把衣服摟到了她胸前那碩大的木瓜狀隆起處，挑釁般地又停了下來，捲起的衣服不僅露出了整個乳房圓潤的下沿，被精液和鮮血打濕的囚衣還緊貼住了她的乳頭。



此時閉上眼睛能夠想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她褪去上衣露出酥胸的樣子——不知是誰說過，性感來自於曲線，她胸前、小腹、股溝的完美曲線疊加在了一起，足以讓我們吸進去的那口氣憋到肺疼。



若不是我在場，恐怕獄卒們早就蜂擁而上，撕爛她的衣服，插滿她全身可以插的地方了。



她的右手輕輕握住了那把短劍，在空中挽了一個劍花，俯下頭去注視著劍尖對準了自己的那小巧而又扁長的肚臍上方一寸只處，微微頓了一頓，似乎是在嘆息，又像是在下著決心，左手也伸了過來，雙手同時握住了短劍，壓在了她平坦的腹部上。



大家眼睛瞪的圓鼓鼓的，遮在襠部的手不由自主地摩挲了起來，剛吸進去那口氣硬是要換氣的邊緣，又活生生憋了回去，此時呼吸這事情好像已經被所有人遺忘。



她微微用力，劍尖慢慢在她白皙皮膚之中頂出了一個坑，隨著短劍一絲一絲離她的腸子更近，坑也越來越顯得明顯了起來，直到整個短劍的尖端都伸進了她腹部裡。



又一次地，她停住了，雙手輕輕轉動了一下，隨之又保持住了固定的狀態，只見那尖端毫無徵兆的出現了一顆紅點，紅點吞噬著劍脊慢慢的擴大，變成了一條紅線，整個腹部猶如平靜的水面扔進了一顆石子一般，先是波動，慢慢的又保持了平靜的姿態，只是那把短劍的前端已經結結實實插在她的肚子裡。



隨後，她左手仍保持握緊的狀態，右手從平握換成了往下按的姿勢，把短劍抬了起來，形成了一個角度，接著往下切了下去，她的動作時那麼的優雅舒緩，彷彿是在進行一場神聖的儀式，而絕不會讓人聯想到是在切割自己的肚子。



那把銀白色的短劍緩緩向下，切開了狹長的肚臍，平坦的小腹，一直到被囚褲遮擋住的恥骨處，才停了下來，稚嫩的皮肉被切開了後，微微的向兩邊綻開著，鮮血並沒有想像中流的那麼多，只是集中在傷口處緩緩的向下滑落，一段不安分的粉紅色小腸已經在腹壓的作用下，露出了頭來。



所有的旁人加上我，都把牙關咬的吱嘎作響，踮起了雙足，攥緊了拳頭，如同是自己在切割自己，死命抵抗那從腹部傳來的火燒一般的感覺。



她又頓了一頓，把短劍放在自己的恥骨上稍稍休息了一下雙手，攢起了一股力道，想要切開由軟骨組成的恥骨，可惜在反覆拉扯了幾次後，都無功而返，只讓之前的傷口流血的速度變得更快了而已。



她皺了皺眉，用力把短劍往腹部深處插了進去，雙手盡全身力氣往下按下去，那短劍便從她的囚褲最下方穿了出來，帶出了點點鮮血濺撒在她兩腿之間的地板上，竟然是整個短劍從子宮頂部插了進去，穿透了子宮頸，從陰道裡穿了出來。



隨後，她雙手向前抵住劍柄，讓劍尖就卡在她的尾椎骨之上，成為了一個槓桿，用力往前推去，短劍終於切開了趾骨，將她還未曾蒙面的外陰切成了兩半以後摔在了地上，發出嗡嗡的共鳴聲，她整個人從上到下就像被獻祭的牲畜一般被完全的切開了！



她的整個腹部完完全全敞開在了外面，鮮血就像小溪一樣，順著雙腿內側汩汩地流淌在了地上，所有的腸子——無論是大腸小腸在完全沒有了阻攔的情況下，從她的肚子了全部滑落了出來，蓋在了短劍和血泊之上。



她憐愛的注視著她的腸子，用手伸進那一堆還在慢慢蠕動的腸子之中，慢慢的摩挲著，就像在摩挲自己的孩子一般，其感覺不亞於在親手摩挲著自己的陽具，我胯下的那根話兒早已又一次堅硬如鐵。



之前定力不好的那幾位獄卒中的一位，竟直挺挺地摔在來地上，整個人昏厥了過去，不知是過於興奮，還是因為看到了現在還沒來得急呼吸一次，把自己憋暈過去了。



她並沒有受到這一小花絮的干擾，專注而又緩緩地捧起了一段腸子，放在了抽腸具的輥上，握住了搖把，慢慢的搖了起來。



起初，滑溜的腸子十分頑皮的在輥的尖釘之間左右挪騰，隨著輥的速度變快，腸子被帶到了兩個輥之間交匯之處，被上下兩端的尖釘擠的無處可走，無可奈何地被插了個對穿，隨之下面的輥把腸子插整個一條全插穿了過去，又翻了上來，被上面的輥所帶走，尖刺又一次插滿了腸子，整段腸子在抽腸具上呈8字形被一寸一寸的反覆穿透和抽出。



這使她顫抖了起來，檀口輕開，微微發出呻吟聲，就像在外野合的蕩女，明知不能發出聲音，渾身卻不受控制，即使是被摀住嘴，依然是要在寂靜的空氣裡撒落慾望的火種一般。



這細小若如蚊吶般的呻吟讓我狂喜不已，之前的挫敗——即使是我抽插她的眼窩，也沒有使她發出半點聲響——都被她被征服的象徵所化解。



這也難怪，全身上下最嬌嫩的地方定數腸子，平時哪怕是憋住個屁都會疼痛不已，現在卻被長釘反覆的插穿，就算是最耐受的狗女也應該痛的滿地打滾求速死了，居然她能夠一直忍耐到現在，我不得不佩服安東尼的御女之術，不知道通過何等的手法將她調教成這樣。



我內心那股暴虐的火種已經被這場景所完全的引爆了出來，不用再忍耐，也不用去管下屬的眼光，扯下才穿上的褲子，兩步並做一步飛奔到她身後，撕碎她的囚褲，對著她那唯一完好的洞插了進去，撕裂了她的括約肌，當然，跪在血泊之中她應該不會在意再多流一些血了。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她的後洞居然是那麼的受用，直腸在抽腸具的牽扯下四處的搖擺，劇烈的疼痛讓她的肛門猛烈地收縮好似要把我的陽具夾斷一般，再加上她的後洞本身就是狹窄而又多皺褶的名器，我只需要停住不動，靜靜地享受著她腸子對我的全面按摩便舒服的不住地低吼了出來，難怪帝國有句古訓叫做：



「尋遍千里女人奼，淒慘暴虐味最佳，若待抽腸絕美時，後庭尤唱天籟花」



直到此時我才能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正在被自己抽出柔腸的她就像數十位口技絕佳的紅樓頭牌同時口腔和舌頭在給我做著最後的衝刺一般，用的卻是自己下面那張口，讓我的陽具極度酥麻，幾乎無法保持站立的姿勢。



當然，我並沒有完全停下來，雙臂從後面抱住她那細小令人憐愛的蠻腰——沒有了腸子，她的肚子顯得越發的纖細了，雙手撫摸著她那從上到下的巨大開口，抓起了兩邊的邊緣，用力的撕的更開，好讓雙手伸了進去。



她的腹部內部是那麼濕潤火熱，雙手在放裡面，就像放在陰道裡拳交一般的舒服，不禁地讓我反覆的用手臂在她傷口上摩擦著，手則抓住了她小巧而又火熱的內臟揉捏，每一次撕扯她的內臟，她的直腸就給我新一輪的刺激！！



讓我第一次在完全沒有抽插的情況下在射精的邊緣遊走了半天，我不由得隨著她淒慘的低吟聲中將她的肝、腎、胃一個一個在她的腹部裡面撕碎再摘了出來，好讓她反覆地用腸子吸吮我的陽具。



將她肚子掏空後，我的雙手又順著往下，一隻手緊緊拽住她破碎的子宮和卵巢，一隻手伸到了盆骨底部，隔著直腸握住了自己的陽具，雙手同時猛烈的揉搓起來。



她果然完完全全失去了之前那份淡然，由低吟轉向高亢的呼喊聲，用力地搖動著搖桿，抽腸具飛速地把她的腸子從地上抽到了兩個輥上穿刺了起來，飛速轉動的輥在反覆穿刺著她的腸子的同時，切割著四周的空氣，混同在軸承轉動的怪響和她痛苦的呼喊之中。



片刻過後，這一美妙樂章突然停奏了，只剩下她的聲帶被扯尖了，發出的聲嘶力竭的呼喚聲，同時我的陽具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吸力，好像要把我靈魂吸出去一般！！



往下看去居然是她的所有的腸子都被抽腸具抽走了，只剩下她身上的一截還連在肛門上，在整個輥的慣性的猛烈撕扯下，她那還殘存著的直腸被瞬間拉伸到了極限。



觸覺，聽覺，視覺三者合一，將我又一大股濃濃的精液從陰囊中抽出來，灌滿了她的整個直腸，甚至從遠端被抽腸具穿孔的地方都滲出了精液來。



在射精同時，我嚎叫著把她的子宮和卵巢在肚子裡捏扁，然後整個的扯了出來，她渾身顫抖了數十秒以後昏厥了過去。



顯然，我的陽具對於沒有抽插就射了出來還是出於本能的表示不滿，在她的直腸裡的緊密包裹下，還沒有不應一分鐘，又一次堅挺了起來。



我沒有多想，配合著本能用力地抽插了起來，腸子裡的精液從靠近我的這一頭被推到了輥的那頭，隨著我抽插的動作，一股一股地順著結腸上的破洞滴落了下來。



讓我十分惱怒的是她仍然還是在昏迷的狀態，在缺少直腸痛苦刺激的作用下也微微鬆弛了下來。



我一邊抽插一邊用手在她腹部內部撫摸她光滑的脊骨時，突然瞥到了地上的短劍，那把為了祭祀和切割人身上的肉體而不易失血過多特意打造的沒有血槽的短劍。



鮮紅色的雙手從她的肚子裡抽離，抓起了地上原本被她腸子覆蓋的短劍，對著她的腰部，從上到下將她刺了個對穿——其實對於一個腹部完全敞開，內臟被去除的人來說已經不算是對穿了。



她果然不出我的意外，在這痛楚之下又醒了過來，只是已經對痛苦略顯麻木了，只是輕輕「呃」了一聲，用手本能地抓住了短劍的前端，防止它更進一步地切割。



而我在她身上則是抽插的不亦樂乎，每淺淺抽插幾下就猛烈的插到直腸的頂端，然後配合著節奏用短劍抽插著她的腰肌，再抽出來刺入了她腰上的另外一個位置，其結果就是她也十分配合地在我插在最深處時用力地用直腸環抱著我的陽具，也許這才是九淺一深的真正含義也說不準。



她的小腿浸透在她所流出的鮮血中，勤勤懇懇地將我每一下大力的戕伐傳遞到血泊裡，反覆地傳遞著漣漪。



我的大口喘息聲呼應著她的無力嬌喘，一直抽插了數百下，她的整個曾經讓整個羅馬和埃及都為之瘋狂的纖細腰肢，已經被我捅的跟一塊破布似得，她腰部已經無法支撐自己上半身的體重，無助地往前趴在了佈滿了她腸子的輥上，突出的尖釘將她胸前的美肉也沒有放過，與腸子串在了一起。



我見此景，索性用短劍割開了她的整個腰腹上的皮肉，她現在上半身與下半身只有一條細細的脊骨在相連，而我仍然是用力撞擊著她的臀部，將她缺少腰肌支撐的脊骨撞的四處晃動，沒有了遮擋，我可以清晰的看到陽具在她的盆腔裡撐起了整段腸子，抽出時又恢復了扁平的狀態。



她已經完全無力去呻吟和呼喊，甚至無力把自己從口中微微伸出的舌頭收回來，被割斷的腹部動脈的乾涸證明著她身上的血幾乎都流淌干了，生命正在迅速地從她身上流逝，只有那一點點體溫和身體本能對於痛覺的掙扎還能證明她沒有完全的變成一塊肉。



為了能趕在她斷氣之前在她身體裡發射出去，我繼續用著劍穿刺著她的身體，只不過這次從她的腰肢變成了她的胸部，隨著上下的一齊抽插，她迴光返照似地從毫無聲息的狀態又開始呻吟了起來，在她身上殘留不多的血液也緩緩地從她的口中和傷口裡緩緩流出，原本鬆懈的括約肌又在痛苦的刺激下一波一波試圖搾取出我的精液。



終於，我陽關的酥麻又一次到了極限，我把她的下半身壓在身下用盡最大的力道瘋狂的抽插著，手中的短劍對著她左胸偏下一點用力插了進去，把她那顆還在努力掙扎的心臟完全的穿透了。



她驚呼了一聲，身體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力量，觸電般的痙攣了起來，下身用盡所有力量最後一次取悅了我的陽具，我也猛力將陽具插到了她腸子最極限的地方，竟然把她的腸子插穿了，失去了包裹的陽具使我無比的空虛，本來在陽關上打轉的精液，又要退回到陰囊之中。



我趕忙抽出了我的陽具和她胸口的短劍交換了位置，她的心臟虛弱的甚至無法在我拔出短劍時將鮮血噴湧出來，整個陽具插進了她的胸膛，將她灼熱的心臟上的破口撐的更大，擠了進去。



她的心臟已經無法跳動，在本能的驅使下緩緩的蠕動著，這種被一團火一般的無比潤滑柔軟的物體吸吮著的感受甚至比在她的腸道裡更加的舒服。



我在她的心臟裡面攪動著，插進她的心房心室用龜頭刮著她的心臟內壁，還沒來得及抽插，便一洩如注，精液填滿了她的整個心臟，這時，她已經玉殞香消了。



我抽離了她的身體，把短劍從她的腸子中也抽了出來，雙手合握，用力劈斷了她的腰椎，將她的上半身拋向了早已迫不及待的人群了。



只見她的下半身還未落地，獄卒們便蜂擁而至，如同惡狗撲食一般，她的後庭尚不用提，被其中身體最強壯的獄卒最先搶到，稍次的也可以享受她原本存在的陰道，或是抽插她的美腳，實在沒搶到的，竟然用劍在腿上刺出一個肉洞來抽插。



我的副將們雖然也是望眼欲穿，但是礙於軍紀，絲毫沒有參加哄搶的意思，仍然是保持著稍息的姿勢站在原地，我當然不會虧待自己的弟兄，用短劍砍下了她的頭顱，將她的上半身拋向了副將們，喊了一句解散以後，他們才列隊圍向了她的美肉，對著她的氣管，食道上下端，乳房上被扎出的洞插了進去。



而我呢，把她的頭套在了我的陽具上，從斷口下面插了進去，看著我的陽具從她的口中穿了出來，在她的丁香舔舐下又一次堅挺了起來，我已經想好今晚這一發從她哪裡射出來了，臉上不禁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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